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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是时间/空间、社会/历史、民族/国

家、东方/西方等多元文化交融互渗的混合体，是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其中涉及身份、归

属、族裔、阶层、文化认同等多层次的复杂问题，是

一种开放的、发展的、跨界融合的世界性文化形

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烛照华文文学，许多研

究的困厄与争辩、难题与迷局豁然间迎刃而解。

华文文学概念的再界定
华文文学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所

有以华文（汉语为主）创作的文学；狭义则仅指台

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界研究均取其狭义用之，

本文所言华文文学，亦指其狭义。

华文文学的发展百年有余，对华文文学的研

究也已四十余载。1979年，因《花城》创刊号刊登

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和

《当代》文学杂志刊登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

的尹雪艳》，引发了中国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和

“香港文学”的研究。1986年，第三届“台湾香港文

学学术谈论会”因大量海外学者的加盟，更名为

“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1991年

第五届会议因澳门学者的加入，更名为“台湾香港

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

第六届会议，与会学者一致认可将会议更名为“世

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可见，华文文学的研究

发轫于中国台港澳文学，并逐渐扩展至中国本土

以外的世界性的华文书写热潮；华文文学不仅具

有“中华性”“民族性”，更具有“在地性”“世界性”。

目前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不仅包括华文文学的文

学创作，还包括华文文学社团、文学批评、文学交

流、文化传播等内容，形成了全球性的华文文学研

究盛况。

因创作主体身份的多重性、移居地域的流动

性、书写文字的杂糅性等原因，华文文学的发展一

直处于持续、开放、交融的动态进程，这使得华文

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由此

亦引发了华文文学研究范畴的持续论辩。大致而

言，论争基本集中在“华人”、“华语”两个焦点。以

种族/族裔/民族定位的“华人文学”，过于局限作

者的族群身份，不仅将众多非华裔作者以汉语书

写的作品排除在外，而且对于众多具有华人移民

代际身份的作者而言，亦很难认同祖辈“华人”身

份在自身的顺延，比如东南亚诸多华文作者的情

况就是如此。至于以语言文字为定位的“华语文

学”，最初限定的是“汉语”创作的文学，很自然不符

合拥有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书写情

况；其次，对于移民的华人作者而言，他们运用非华

语创作的大量作品，同样无法纳入华文文学研究

的范畴，这种情况大量见诸于中国大陆及台港澳

移民世界各地的作者；其三，即便对于台港澳地

区，同样存在大量非华语创作的华文文学作品，如

澳门土生文学（多以葡萄牙语写作）便是如此。

可见，无论是“华人”还是“华语”，均难以界定

复杂多元、流动交融的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内容。众多研究者开始思索华文文学的文化内

核也即“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特质。基于此，本文尝

试对“华文文学”之“华文”重新界定，提出“文字”

与“文化”双重涵义的“华文”之“文”。言下之意，华

文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国籍/族裔/身份等无关，只

要满足“语种”（华语）和“文化”（中华文化）两个条

件中的任意一个，即视为华文文学。譬如韩国许世

旭、澳大利亚白杰明和美国谭恩美的华语文学创

作，美国哈金、汤婷婷等人的英语文学创作，再譬

如澳门土生作家李安乐、费雷拉、马若龙、江道莲、

飞历奇、飞文基等以葡语创作的表现中华文化的

文学作品等等。这种界定，扬弃了之前从语种、地

域、族裔、身份等因素对华文创作者的机械分类，

将华文文学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视域之

中，从学理的角度探讨以“华语”和“中华文化”为

支撑的华文文学，在主旨呈现、情感表达、价值选

取、审美意蕴、语言习惯以及思维范式等各方面，

所呈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思想的交融性、审美的驳

杂性等“同中有异”、“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特质

和文学风貌，以及借由文学创作所形成的华文文

学共同体的世界画卷。

文化主体和文化间性
共同体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

到康德、卢梭、滕尼斯等，共同体理论在政治学、伦

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建树颇丰。马克思则

将共产主义社会称作“真正的共同体”。20世纪以

来，共同体概念的使用更加广泛，如麦基弗“社区

共同体”，吉登斯“脱域共同体”，米切尔·波兰尼的

“科学共同体”，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约翰·拉吉

的“知识共同体”等等。安东尼·科恩在《社区的象

征性结构》中指出，共同体是一种象征性结构，核

心是对意义和身份的关注；杰拉德·德兰提的《共

同体》则进一步指出，共同体既不是一种社会融合

的形式，也不是一种意义形式，而是一个关于归属

的开放式的交往系统。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程，从笛卡尔“我思故我

在”到黑格尔“绝对理念”所开启的理性至上的现

代性追求，人的主观性、能动性、本真性愈益式微，

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陷入主体/客体、理性/感

性、精神/物质、思维/存在等矛盾冲突的二元对立

模式，引发了深沉的生存危机、伦理危机、价值危

机等现代性危机。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后现代

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进程的

加剧，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安全感、

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人、社会、国家（地区）成为

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利益与风险同在的“命

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剧烈变化的国际格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生，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

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概念，深入分析中国

以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矛盾挑战，从政

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层面，追求全方

位、多层次的人类共存，为实现全世界“真正的共

同体”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方案。从文化研

究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的是国际间

独立主体的对话，即主体与主体的平等对话模

式，其间可见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向文化领域

延伸的文化间性理论的影子。文化间性以文化主

体之间的对话为前提，注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

性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独立性

的坚守和认同，并通过与他者文化的交融、交互、

交涉达到文化之间的共存、共生、共荣。无疑，正

是在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间性的研究视域中，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华文文学内质形成了某种精神

层面的共振。

整体而言，在华文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中，大

致呈现出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东北

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几个核心区域的华文文

学主体。受历史文化、移居生态、语言民俗、媒介传

播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各区域华文文学的“中华

性”“在地性”和“世界性”各不相同，彼此独立又彼

此互渗，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主体。如果说早期的

华文文学研究侧重于“政治中国性”或者民族国家

意识的解读，以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

系为阐释和研究基点；那么，随着“世界华文文学”

视域的开启，华文文学研究则开始尝试以“中国

性”对全球的华文文学进行整合研究，如刘登翰、

周宁、饶芃子、陈辽、黄万华等提出的“分流与整

合”“一体化”“美学中国”等研究思路。然而，这种

基于“中国性”的整合研究，难免带有中心/边缘、

主体/客体、主流/枝蔓等立场，忽略了各区域华文

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的“在地性”与“世界

性”，也忽视了不同文化的传承/冲突、变迁/创新、

同构/延异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

性。马华学者如张锦忠、林春美、黄锦树等提出了

建构马华文学的主体性；北美学者史书美、王德威

等提出“华语语系”的概念。这种破除国界/地域对

华文文学在地性/世界性/主体性的关注，以及对文

化间性的理性诉求，很自然让学界继续寻找更为契

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刘俊和刘小新等学者纷

纷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等研究思路，强调关注华

文文学各区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与此同时，同样

强调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间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开始进入华文文学研究视野。

一种研究新视域
从华文文学书写的整体发展来看，进入21世

纪以来，虽然各区域的华文文学样态依旧复杂多

元，但其文学书写则悄然呈现出某些新变：普遍从

对无根愁绪、怀乡情结、漂泊心态、离散意识、文化

冲突、身份焦虑等华文文学传统母题的书写，转向

更为多元、开放的对全球化语境下人类的日常生

活经验/生存困境、人性异化/精神归属、现代性危

机/人类共同命运等话题的思考，呈现出普遍的对

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以及情感、伦理、审美等多

层面的文学书写转型。相应的，在华文文学研究领

域，有学者也开始审视华文文学书写的共同体意

识。如张福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华文文学

“人类意识”与文化自信的阐述，杨匡汉、刘俊等指

出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已经形成了“世界性华文

文学共同体”，朱双一认为“书同文”使全球华人形

成了“文化共同体”，古远清认为需要以华文文学

意识的多维视野来探讨华文文学共同体，从而构

筑一个具有国际性、整体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

同世界。此外，如王德威对“华文文学想象共同体”

的阐述、赵稀方对“中国文学共同体”的强调等等，

不一而足。上述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华文文学研究，

虽提出了相关的“共同体”概念，但论述重点在于

华文文学的特质，鲜有对“华文文学共同体”概念

进行界定，更遑论深入阐述华文文学共同的情感

命运书写与文化传播所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文学

共同体的深沉内涵，故本文尝试提出“华文文学共

同体”这一全新的研究视域。

“华文文学共同体”具有持续发展变化的、未完

成的、流动的开放式结构，以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

交互、交融、交汇的对话关系为基础，强调华文文学

的主体性、差异性、同一性、对话性，是一种具有文

化间性的、可凝聚世界文化力量的文化共同体。

“华文文学共同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以“文字”和“文化”的华文文学为核心。从纵向维

度看，“华文文学共同体”包含不同历史时期、不

同地域的华文文学所形成的样态各异的文学共

同体。比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

学，二者虽同属东南亚，但由于所处国家的政治

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由此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马华文学共同体”和“新华文学共

同体”；但相似的地缘性和文化呈现等，又让二

者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

分。从横向维度看，“华文文学共同体”又包含

“情感共同体”“族群共同体”“性别共同体”“伦

理共同体”“空间共同体”等等共同体样态。这些

华文文学共同体随时空变化而呈现历时性与共

时性交叠的多维动态图景：或独放异彩，或交叉

重叠；或矛盾对立，或交融共生；既具有各自独立

的文化主体性，又具有开放的文化间性。而无论

何种维度或者类别的共同体，无论文本、文化或

理论的样态如何多元，连接各共同体的始终是人

类对自由、美好、幸福的憧憬，对苦难、困境、厄

运的抗争，对人性善恶、种族歧视和人类命运的

审视，对人道、和平、爱和两性平等的呼唤。其

实，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回顾华文

文学的书写历程，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

说贯穿于百年华文文学的书写之中：或隐于去国

怀乡的离散漂泊、异国他乡的爱恨情仇；或显于

对人性卑劣、社会动荡、生态恶化、人类命运多

舛的理性批判；或藏于生活琐事、生存经验、人

生哲理的描述；或见于对文化冲突、价值相左、

伦理悖谬的审视。正可谓爱恶情仇、思欢怒惧，感

于幽微、流乎啸歌，一往而尽、积日不休，绵延百

年，美美与共。

“华文文学共同体”研究范式的建构，尝试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通华文文学与大陆文

学、世界文学的研究壁垒，改变以往区块划分的单

向度的专题研究模式，将全球华文文学视为一个

有机整体，以和合思维模式建构与世界平等对话

的文学研究自主性理论体系，走出华文文学研究

被西方理论裹挟的现状。也就是说，“华文文学共

同体”的研究范式强调建构开放性的对话系统，基

于华文文学的主体性与同一性，以文学生态/文化

基因/民族精神等因子为基点，寻求中华文化与世

界文化对全人类情感和命运的共同烛照；立足华

文文学的差异性与文化间性，探寻区域文化之间

交互式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以及由

此形成的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整合文学创作/文艺

批评/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思索华文文学共同体

各组成部分因价值思维、伦理精神、文学传承以及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缘由所形成的多元多维、共

融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学空间和文化样态，强调

“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世界文学场域中

的主体性与独特性，探究中华文化向心力与世界

文化开放性之间的文化张力。

路漫漫其修远，华文文学书写正蓬勃，华文文

学研究将再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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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华文女作家刘瑛来说，文学是一

种不懈的精神追求，也是展示艺术才情的大

好用武之地。最近，她连续推出的短篇小说

《空格》（载《香港文学》2021年第 11期）和

《第三位幸运者》（载《中国作家》2021年第

12期），相信给读者带来了不少惊喜。这两

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共同特点，是以德国华人

女性生存为背景，描述当下华人女性在西方

发达国家别样的生活故事，探秘她们鲜为人

知的心路历程，或追踪她们惊心动魄的生活

历险，堪称新奇别致的华人女性叙事，在带

给读者思想启迪的同时，带给读者别样的审

美体验。

《空格》勾画了一位华人中年知识女性

的独特心路历程，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视域

下，楔入了对现代女性生活道路与人生价值

等女性命题的深度思考，无论小说题名还是

书写、思考女性生活的角度都让读者为之耳

目一新。对小说中的这位华人女性来说，“空格”虽是人到中年

之后生活的一种暂时的停顿、歇息、独处，但更是转换生活方

式、通向未来新生活的一种宝贵契机，可谓带有某种里程碑式

的人生“节点”，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空

格”以前，她的生活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作为现代女性在国内的成长。那时，她是全省文科高考状元，

是家长们赞不绝口的“别人家的孩子”，还是在首都上大学、主

修英语、兼修法语的高才生，满怀毕业后到欧美深造的远大理

想。第二个阶段是在德国二十年如一日回归家庭妇女。在跟

随理工科出身的丈夫晏子文定居德国之后，由于生活的裹挟，

她陡然间不自觉地走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道路，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所嘉许的贤妻良母。近二十年中，喂养儿子、女儿，接送他

们上学，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等等，成天忙碌，成为她生活的主

旋律，似乎也成为了她人生价值的全部体现。此时此际，儿子、

女儿都上了离家较远的大学，丈夫也去法国出差，生活的“空

格”终于不期而至。或者说，她终于可以不听丈夫、儿子、女儿

形影不离的使唤、一个人安心地躺在床上睡睡懒觉了。也正是

这个难得或期待已久的“空格”使她获得了反思过去、检视人生

的机会，开始筹划新的生活。固然，对二十年来对家人做出的

奉献和牺牲，她是乐意的，也体现出她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伟

大——从另一角度说，她的这种奉献和牺牲甚至充满了必然

性，是她为一家人在德国生活、发展或落地生根所必须承担的

责任。然而，她毕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在西方文化耳濡目

染下的现代知识女性。虽然家庭需要让她长时间回到了家庭

妇女身份，但从现代女性回到传统女性的“憋屈”与“委屈”，或

身份错位形成的隐形心理落差，从来都无法真正消除，作为现

代女性的人生梦想虽然“蛰伏”已久却从未窒息。何况，那些如

今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往日同学，常常是她羡慕的榜样。

一句话，她作为现代女性的生命意识，在“空格”时段里，或者说

在一人独处的间歇中，悄然生长，且生机盎然。于是，她尝试找

回自己消泯已久的个性，比如像裸睡这样带有某种私密意味的

生活习惯；她翻看起以前的老照片，重温生活的美好与欢乐；她

更意识到“脱离固有一切”——即打破长期固化的生活模式，率

性而为，去放松自己，去自主、自由地寻求生活的快乐，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怕多少有一些冒险——比如，像孝顺

儿子建议的那样，说走就走，只身去中美洲国家格林纳达去旅

游、摄影。况且，丈夫的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儿女的长大成人

等等，为她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对她来说，未来的生活一定

会是重塑自我、找回自我的崭新过程——虽然这一过程未必

是事业或职场上的铸造辉煌。正因为如此，“空格”是过去生

活时段的一个终点，也是她走向新生活或再次回归现代女性

的起点。在德国或欧洲华人女性中，她这样的人并非个案，而

应当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较为庞大的群体。刘瑛对她的形象

塑造或心理刻画，实属难能可贵的艺术发现。

《第三位幸运者》展示的是一位华人女性在德国的人生历

险，重点凸显了复杂生存环境给华人女性命运提出的严峻挑

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审视了德国社会体制与文化观念存在的某

些流弊。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坚强、勇敢的华人女性，但在与德

国男性的交往中险遭杀身之祸。这种历险的背后，暗藏着生活

的玄机，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对她来说，因为家中有瘫痪的丈

夫与生哮喘病的儿子，生活的重压促使外表柔弱的她在生活道

路上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因此，尽管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语言交流不畅，有幸来到德国一所专科学院深造的她除了参加

德国强化班学习之外，必须打工挣钱，养活全家，乃至把自己豁

出去，无法顾及困难、劳累与危险。也正是为了挣得比一般性

工作收入丰厚数倍的钱，她由语言班同学塔莎介绍，走上了夜

晚去德国老鳏夫施罗德家中陪他聊天的工作之路。如果不是

儿子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定位软件以及施罗德看到了她手机

上的路线图，她一定会像陪施罗德聊天的前两位外籍女性一

样，被施罗德设计杀害，不会成为小说题名所说的“第三位幸运

者”。就施罗德而言，他正人君子和杀人魔王的双重面孔让人

感到扑朔迷离与难以理喻。一方面，他是技术精湛与敬业爱岗

的汽车机械师，是热心于当地公益事业的志愿者——甚至按照

妻子的遗愿，捐出妻子眼角膜救助土耳其的一位年轻人，是让

人尊敬的恩人。另一方面，他有着严重心理与生存困境，乃至

导致心灵扭曲。一是小时候他父亲背叛母亲、把妓女招进家中

给他留下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把对父亲的恨转变为

对妓女的恨。二是年老体衰，妻子故去，独女住在外地，他不但

孤独、寂寞，而且失去对生活的理性判断力，沦为杀人恶魔，一

再把从网上花钱雇来陪他聊天解闷的女性当做妓女进行报复，

阴谋杀害，藏匿家中。对幸免于难的华人女性来说，她的幸运

自然来自儿子时时刻刻对她的关心。这种关心自然也是儿子

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回报。因此，作为华人家庭，是亲情暗中帮

助她化解了这场致命的灾难。

在两篇小说的叙述中，刘瑛

一如既往地加入了她对中西方文

化差异的审视与对人类共同命运

的观照，由此有效地拓展了小说

思维空间。《空格》关于儿子两段

成长经历的回顾，叙述上看似“闲

笔”，却很好地扩张了小说叙事空

间，营造了小说人物活动的文化

与生活氛围。儿子高一时期与戈

比等同学写抗议信，结果受到处

分。在德国文化中，写抗议信无

可厚非，却不能侮辱他人的人格，

因为“尊重他人，是文明社会每个

成员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至

于儿子5岁时对死亡的发问，隐

含的是作家超越民族与种族，对

生老病死等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

观察与思考。《第三位幸运者》在

审视德国老年人问题的同时，更

是广泛观照了德国的移民制度、

从业制度与福利制度等，凸显出

这些制度的利与弊。从小说叙述

中看出，德国从人道主义出发，接受了来自周边及印度、巴基斯

坦等欠发达国家的大量移民。德国的公交车等对残疾人照顾

备至，对包括外籍已婚妇女在内的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

极好，堪称世界典范，但即使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德国，也未

必是从业者的天堂，它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会让塔莎那样的女性

觉得有空子可钻，德国的治安秩序整体较好却暗藏着施罗德那

样的毒瘤。

叙述与构思的新颖是两篇小说的共同艺术特点。在《空

格》中，“空格”被设置为一种叙事枢纽，女主人公生活的过去与

未来、她作为现代知识女性与传统家庭妇女两种身份的心理切

换，都在“空格”中得到巧妙衔接或展演，显得从容不迫而游刃

有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与儿子、女儿的视频通话等，被放

在“空格”时段内，用现在进行时或顺叙加以叙述，她以前的两

段人生经历等，则置入她的回忆中，用过去时或倒叙加以叙述，

二者各就其位，连接天衣无缝。《第三位幸运者》人物、事件较

多，有着悬疑小说的色彩，设置正、副两条线索，注意截取生活

横断面，采取时空跳跃方式，在构思、结构上做足文章。具体便

是把华人女性的人生历险设为主线，把施罗德的包藏祸心设为

副线，对他们各自的生活片段进行有效裁剪与拼贴、嫁接，尤其

是把他们各自的往事巧妙地放在他们“聊天”中自然“流出”，看

似寻常，却颇具匠心，不露人工雕琢之迹。

新奇别致的新奇别致的
华人女性叙事华人女性叙事
————评刘瑛评刘瑛《《空格空格》》和和《《第三位幸运者第三位幸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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